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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老挝、柬埔寨都看到过湄
公河，印象最深的那段却是在老
挝。这里，湄公河的南岸是泰国，北
岸便是老挝，首都万象与泰国廊开
隔河相望。据说，每到枯水季节，湄
公河大半个河床的浅滩便会显露
出来，中间仅剩下一条小小的溪
流，人们可以涉水走到泰国。一个
国家的首都挨着边境，而且从市区
能够这样方便地走到邻国，这在世
界上极为少见。

在老挝语里，“湄公”是母亲的
意思。虽然挨着首都，但湄公河两
岸仍然芳草萋萋、天然随性，保持
着与生俱来的景象。每天，万象的
不少小贩都会在河边自在地做着
露天生意，卖烤鱼、啤酒、椰子什么
的，没有城管干扰他们。傍晚，也有
一些游人来到这里，坐在简陋的餐
桌边，一边喝酒一边闲聊，悠然享
受从湄公河上飘来的清风，不时远
眺河岸的景色和远处西沉的夕阳。

距万象20公里的河面上横跨
着老泰友谊大桥，这是湄公河上第

一座连接两国的大桥。桥的中央便
是老泰两国分界线，我一直走到桥
的中央，发现并没有士兵看守，而
且平时也少有行人。据说一到周
末，有钱的老挝人就开着车到泰国
度假、购物，而泰国人则到万象来
旅游。

我遛到友谊大桥附近的小渔
村撒那兰，这里住着200来户人家，
大都以种蔬菜水果、当建筑工或经
商为生，真正打鱼的人家已经不到
3 0户。这里的渔民住的都是吊脚
楼，楼上住人、睡觉，楼下做饭、卖
东西或乘凉。

在那里，我认识了48岁的安庞
和30岁的阿卜，他们都是渔民。安
庞告诉我，他的那条小船用了七八
年了，总价大概150万老币。这个村
里总共才37条船，不算太多。安庞
光靠打鱼也不行，他老婆在家里开
了一家小杂货店，卖点东西，这样
两个人赚钱，才能养大4个孩子，维
持基本生活。阿卜没上过学，打鱼
就是他的全部生活，他每天能捞个

四五公斤鱼，要是打得多，就把鱼
拿到集市上去卖点钱，再买一些日
常生活用品。

离开撒那兰，从万象市驱车向
北，走大约40分钟，我又去了湄公
河支流流经的南安村。这是一处风
景优美的休闲地，除了小河上飞架
的撒侬大桥是典型的现代建筑，其
余的景色都颇具原始、自然的韵
味，而大桥下游附近的水上人家更
是别具一格，洋溢着浓郁的东南亚
风情，令人忍不住想在这里好好歇
歇脚，感受一番水乡的风韵。

在这里，游人们踩着用竹子铺
成的水上小道，就能走入水上人
家。看得出，这里是当地人特意为
旅游者建造的一个水上世界，人们
可以在这里饮酒聊天，也可以在这
里翩翩起舞，或者坐着那种只能容
纳几个人的小船，到河中间漂流一
会儿，放松自己极度紧张的神经。
水上的这些人家都是一家一家用
竹排连接在一起的，形成一个整
体。大人们在竹排上炒菜做饭、经

营生意，孩子们则在附近的河边嬉
戏玩耍、打水仗，一派其乐融融的
气氛。

说起来，这里的湄公河基本上
都是原生态，没什么旅游点或景
观，唯一还称得上“景区”的便是距
万象约25公里、紧靠撒堆村的香昆
佛像公园，它与河对岸泰国廊开的
万桥公园遥相呼应，当地人称为

“天堂与地狱”。这座公园中斑驳的
佛像看似年代久远，但它实际建于
1958年，基本没有游人，也不收门
票。园中大小佛像上百座，似乎是
佛教和印度教的融合体，其中的多
头蛇神明显与柬埔寨吴哥窟的神
像相似。所有雕塑风格诡异，如眼
镜蛇、骷髅头、三个头的大象以及
张开大嘴吞吃人的大鱼等，都让人
觉得匪夷所思，其中不少作品外形
巨大，令人叹为观止。

在我看来，湄公河宁静、质朴、
自然，恍惚带我回到了从前某一段
熟悉的时光，全然不像新闻中说的
那样诡秘、凶险。

湄公河印象以以文文为为戈戈
刘刘武武专专栏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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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武，导演兼
制片人，曾任大学
讲师、新闻记者，出
版 过《 醉 里 看 乾
坤》、《生命的几分
之几消耗在路上》
等专著，参与编导
100集大型纪录片
《睦邻》、45集纪录
片《兄弟》。

等你重新爱我
刘晓庆最近几次亮相，到处叫

好声一片，比如巡回演出《赛金
花》，比如在微博上发布自己出席
活动时候的照片，人们夸她逆天生
长，在舞台剧里的扮相格外美、演
技超群，演出了那个时代的风华，
也演出了沧桑韵味。

其实，未必没有夸大的成分，
与时光对抗的美，其实美得有限，
她出演的角色，风骚泼辣多，娇媚
低眉少一点，但谁都觉得她实在合
适这个角色，她硬是镇住了台，让
自己熠熠生辉，满场子都被她不容
置疑的美罩着。

无独有偶，重新被人们提起
来、赞不绝口的，还有一个巩俐。她
这几年作品少，却屡屡被人提起，
更常常被拿来和现在的女明星作
比，在论坛上，成了“最佳着装女明
星”、“最值得怀念的女明星”、“最
美丽的十位明星”之一，等等。尤其
是新一届戛纳电影节，华语女星纷
纷赶去，把红毯当秀场，却落得一
片嘲讽，有人在微博上发出巩俐和
张国荣在1993年戛纳电影节上的照
片，引起无数赞美——— 简单的白衬

衣和黑裙，却清丽逼人，丝毫不与
时代脱节。她的情感下落，也顺势
从碎片娱闻中浮出来：新男友是法
国人，比她小十三岁，是摄影师。

而当年，她们赢得的可是骂声
一片。人们骂她们没相貌没身段没
演技、衣服土气、说话张狂，更指责
她们道德有瑕疵。她们得奖，是运
气好；她们出演大片，是攀上了男
导演。为什么？为什么同一个人，前
后待遇却如此不同？

当初，她们敏感新潮，走在时
代的前列，行事为人难免超出群众
认识，又要彰显个性，更兼春风得
意、青涩尖锐，难免伤着人、刺着
人。而时光和经历终于将这一切磨
平，她们老了，却有老的美，语调眼
神沧桑，气势照旧压人却多了点沉
着含蓄，行事一样夺人，却毕竟有
了分寸。爱情生活也终于平稳下
来，与芸芸众生有了共同语言，又
毕竟在舞台上摸爬滚打多年，要风
得风要雨得雨，手眼身法里都是分
量。何况，这么多年下来，也成了老
百姓的老熟人、老招牌，到底可亲
可近些。

更重要的是，后辈的女明星一
个个成长起来了，却个个疑似十不
全，相貌演技还不如她们当年，又
赶上的是文艺低潮，没有像样的作
品抬举着，更要命的是，多半成名
比她们早，年少轻狂、青涩尖锐乖
张更甚，于是，人们掉转头，去怀念
她们，去重新爱她们。

时光真是有时光的美。与同学
聚会，大家都慨叹：“都被磨平了！”
可是，当初那种脾气，那些青涩，那

些怒，那些无名的火，难道就有道
理吗？少年人，对这世界一知半解，
却满心以为，是这世界不知道他
们。还是磨一磨的好，智慧、沉着、
气质，都要靠时光磨出来，犹如酒
要深藏，宝石要深埋。

而被我年少时的尖锐伤害过
的人，在不堪的记忆里绝尘而去的
人，我也在等你掉头来，重新认识
我，如同新生，如同初见。我在等，
等你重新爱我。

江江湖湖再再见见
韩韩松松落落专专栏栏

时光和经历终于将这一切磨平，她们老了，却有老
的美，语调眼神沧桑，气势照旧压人却多了点沉着含蓄。

韩松落，西北
人，居河北，写专
栏，做小说，看电
影，用文字使生命
纹路繁密，用影像
使人生体验增值。

花了一年时间，我才收集到了
一沓用来报销某课题经费的发票，
可是那钱并没有掉馅饼似的啪地
便砸中我的脑袋。学校社科处的处
长，算准了我要麻烦他老人家卡章
一样，每次“千里迢迢”从郊区打车
到市里，再赶往他的办公室，都会
扑个空，他不是在开会，就是出差，
要么就是门窗紧闭、去向不明。我
站在能听得到回音的走廊里，忽然
觉得孤单，好像自己成了一个讨饭
的乞丐，为了主人能够开门施舍一
点饭吃，而一次次可怜兮兮地在门
口候着，明知那扇门未必会开，却
依然一脸谦卑。

而等这一关过了，那财务处处
长的大印还不知何时才能卡上。财
务处门口，有一个小而精致的客
厅，那设计在我看来，别有用心，似
乎设计师知道这财务处是一个热
门槛，而且每一个登门的人都一脸
迫不及待的钱相，怕心浮气躁者惹
是生非，所以特地安排一圈座椅，
再配一株高大盆栽树，如此，便可
让人心平气和、文明讨钱。

听从别人建议，采取围追堵截

战术，终于在门口“堵”住了那头发
稀疏的处长。不过他公务繁忙，进
去还没有坐下，一个又一个来找他
签字卡章的办公人员便接踵而至。
他当然会看人行事，知道我手里拿
的是一沓子廉价发票，便自然把我
冷落一边，先将公职人员的事情办
完再说。前面站的一个年轻男老
师，大约常来麻烦他，一进来，那处
长就蹙眉道：你那几千块钱，为什
么不一次性报完呢？非得一趟趟往
这跑。那老师小声嗫嚅道：我要有
发票，哪还会来麻烦您？而另外一
个数学系的男老师更是倒霉，不知
怎么就引起了那处长的兴趣，竟是
一张一张发票地检查起来。查到一
张购物清单时，他生了气，指着“毛
笔”一项质问道：来，你给我解释一
下，你们数学系的课题研究，怎么
就跟毛笔挂上了钩？你解释清楚
了，我就给你卡章，否则，你回去重
新整理！

这话吓了我一跳，而那男老师
大约也被激怒了，反而有一种高傲
的平静：哦，科研是个广义词，人不
能总做科研，不吃喝拉撒、不娱乐

不休闲一下吧？我在科研疲惫后的
爱好就是练练书法。处长哼了一
声：照你这么说，去按摩桑拿也属
于科研了？好歹你是个博士吧，怎
么连科研两字的含义都搞不清楚？
男老师忍不住控诉：那我有什么办
法呢，我们数学系发论文，花钱的
期刊一律不算成果，除了一台计算
机，貌似我们用不着什么经费，可
是马上结项了，七八万块钱还没有
花完，而省里另外还有一个十几万
的课题，您说说，让我去哪儿找那
么多发票报销，难不成去火车站买
假发票？

好在，那处长动了一点恻隐之
心，也大约明白花钱也有难处，便
大笔一挥，放了行。而我和其他几
个老师，也因为他被消耗掉的能
量，顺利签了字。

但是，这还没完，财务处负责审
核的工作人员也准备好了脸色给我
看。除了去年的发票不能报销、地铁
票不能报销、贴得厚厚一沓的出租
车票只能报销300元外，我贴的发票
不符合他们的标准，也成了给脸色
的一个理由。那个40岁的女人直接将

我辛苦贴了两个晚上的发票撕下
来，拿过一个胶水刷子，气呼呼地教
我重新贴，边教还边训斥道：你们博
士都读傻了吗，这点小事都做不好，
还上什么学？！当什么老师？！随后便
将刷子一扔，道：去外面小客厅里贴
去，这里人多！

而等我重新贴好，又因为一些
发票被撕掉，核对了几次数目后，财
务处的女人却淡淡道：我们下班了，
你下午再来吧。我看看表，说：不是
还有半个小时吗？那女人头也不抬，
道：可是我们的电脑程序到这点就
停，输不进去，我有什么办法？

我不想再说话，转身走了人。
我那天终究倒霉，审核完拿了单子
去最后一关领钱，却领来了一句同
样的话：我们今天没钱了，抱歉，你
明天再来吧，哦，不，今天周五，应
该是下周再来。

我拿着那尚未兑现的支票，
想，下辈子，我还是不做什么劳什
子课题研究吧，研究一下庄稼何时
需要浇水施肥、何时能收获满仓稻
谷，似乎比如何去倒腾一笔发票，
是一件更为靠谱的事。

报销 我站在能听得到回音的走廊里，忽然觉得孤单，好像
自己成了一个讨饭的乞丐……

小小浮浮生生
安安宁宁专专栏栏

安宁，生于泰
山脚下，80后作家，
出版长篇小说与作
品集18部，代表作

《蓝颜，红颜》、《聊
斋五十狐》、《见喜》
等。现为内蒙古大
学艺术学院影视戏
剧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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